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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沒有歷史的人」論壇－外省人的白色恐怖 

時間︱2019 年 11 月 1 日(週五)09：30-16：50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修齊講堂 

主持人︱林寶安 

與談人︱王健文、陳芸娟 

主辦單位︱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合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國家人權博物館 

 

林寶安：今年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的一個支持底下，在澎湖開拓館，我跟謝老師

策了七一三相關展覽，目前還正在展出，所以跟芸娟老師有比較多的互相認

識、了解，他也給予我們很多的協助。而，我跟王健文教授今天是初次見面，

這個部分我沒有很扮演好這個角色的話，請大家包涵。 

 

這個議題其實這幾年也都因為山東流亡學生的事情，做了很多關心。早上聽到

有關紅葉，剛剛上一場汪教授主持有關台籍日本兵或者是戰俘的這些相關議

題，對我來講有很多不同的啟發跟關懷。我其實是念社會學，之前做的跟這個

都沒關係，但這幾年因為在協助澎湖文化局調查跟研究計劃，剛好人權館有山

東流亡學生的計畫，問我說可不可以幫忙。這個名詞我還是當下那時候第一次

聽到，可是就是去幫忙，也因此才有後來這樣一個機緣。 

 

這場的主題其實叫做「外省人的白色恐怖」，就是一個白恐的經驗。雖然我是

在臺南鄉下歸仁這邊農村長大，小時候印象裡面對白恐就有一定印象，長輩只

要談政治都是非常小心翼翼，關起門來才能談的事情，印象裡面那是一個生命

經驗。我相信就像我在跟芸娟的父親，那時候一些山東流亡學生，一些當事人

在做訪談的時候，其實大概都會看到類似這樣的經歷，就是談到這個敏感的事

情的時候，整個氛圍基本上空氣是突然間冷凍下來的，沒辦法暢所欲言、去公

開自由表達，背後的那個生命經歷是非常沈重。尤其是我們在當初看到很多跟

七一三事件相關的部分，當時可能就是一個嚴刑逼供，有些人不是親身經歷，

但所醞釀出的氛圍，給這些學生的生命帶來很深的一個影響。 

 

我比較不了解王老師等一下可以跟我們分享什麼，但是芸娟老師是第一位做山

東流亡學生跟七三事件的一個碩士論文，他是台師大歷史所畢業的，那時山東

文獻社把他出版成為一個正式的書籍，對於想認識當時候歷程的人來講，這是

一個非常經典的著作。簡單一個開場，接下來時間比較重要，等一下會由兩位

來分享今天這樣一個主題，我們先掌聲歡迎陳芸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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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芸娟：我要講山東流亡學生，其實我爸爸就是其中一個。我爸爸很喜歡跟我

講流亡的故事，我很小就知道流亡學生這個名字，我一直以為這是大家都知道

的事情，一直到我到研究所之後要寫論文，我才知道原來這是白色恐怖的一

段。我爸爸媽媽非常好客，我們家常常會有叔叔伯伯來，因為山東人嗓門很

大，可能高談闊論講說哪裡什麼吃東西，家鄉做的什麼麵食要怎麼做，他們討

論這個嗓門都很大。可是一旦講到流亡的事情，可能就是澎湖那一段，幾乎這

後面當兵這一大段的時間，變得很小聲，小時候我都不知道怎麼回事，後來寫

論文我才知道，這一段是伯伯們不願意提起，他們都認為隔牆有耳，很怕講了

之後要承擔什麼不好的後果。 

 

後來山東流亡學生有一批到彰化員林實驗中學，現在叫做崇實高工，他們就是

在那邊的師範部，有一群當兵當了很久之後到師範部唸書，然後分發到台灣各

個地方。所以這些流亡學生伯伯們他們都很怕，可能講了對政治方面有點反對

的言論會耽誤影響到他們工作。後來我寫論文之後我才慢慢知道說，當然我有

做口述歷史、做些問卷，很多伯伯們他們講到這段時都是不太願意提的。有些

伯伯他們談的條件，就是可以幫我寫那個問卷，但是不要具名，他們就是很怕

說秋後算賬的意味，很怕說他們會受到什麼責難。 

 

我這論文是二三十年前寫的，我在做這個論文時我發現我是在跟時間賽跑，因

為伯伯們年紀都大了，然後有些可能年紀大了記性也不好，有時候訪談我就發

現，為什麼Ａ跟Ｂ講的不太一樣？甚至一個伯伯我可能要訪問很多次，兩次講

的可能就有點矛盾，有些是因為時間的關係，也有可能他聽到別人講了，結果

年代久遠，想著想著就變成自己的，訪談內容的正確性事後也要用別的文件或

資料佐證。我一直跟時間賽跑，那時候都是在台北麥當勞，我都是跟伯伯在那

邊聊天聊聊聊。有些伯伯會一直哭，我曾經遇過有伯伯跟我約好下禮拜再碰

面，結果他失約了，因為他去世了。 

 

我很幸運地我寫這個論文遇到的貴人非常地多。我有遇到當時率領整個流亡學

生來到台灣的總校長王校長，還有苑覺非校長。我跟王校長一直都有聯絡，沒

想到隔了半年以後，我才從另一個流亡學生，在中研院一個史語所的研究員得

知，王校長不幸在浴室跌倒然後去世，家裡面就在辦喪事，後來我還跟我爸爸

到殯儀館參加告別式。王校長他帶著那麼多學生來到台灣，中間經歷的痛苦跟

困難其實是非常多的，我有幸在他生命的最後那一段時間，可以憑他的記憶，

跟取得當初第一手文件資料寫論文，我的論文寫完他也去世了。 

 

像是剛剛林教授講的，我爸爸到晚年的時候因為失智非常嚴重，兩年前 7 月 13

號那天，我到澎湖去參加一個文化局的演講，我一直忐忑不安。前天下午我也

到我爸爸跟我說過的，他在澎湖哪裡挖碉堡、在哪個海灘上鍛鍊。我知道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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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的狀況不是很好，我們有請外籍看護，外籍看護打電話跟我說，阿公的身體

的狀況不是很好，他都不吃飯一直睡覺。7 月 13 號早上，我就是在演講的過程

當中，我弟弟就有打電話來，後來演講結束才聯絡。我在演講的那個時間，爸

爸在醫院急救，然後演講完我爸爸就走了，生命的歷程真的非常奇妙，我爸爸

竟然是挑選那一天離開。所以林教授我們也有一個場次在會談，林教授說他這

輩子很難得會記得別人的忌日，結果因為那天 7 月 13 號，他說他永遠都記得我

爸爸是那天走的。 

 

雖然爸爸走了，我很難過，但那些伯伯們他們願意幫助我，填問卷也好、作訪

談也好、搜集資料也好，然後幫助我完成了這個論文。我其實是為了我爸爸，

因為我很喜歡做一些讓我爸爸開心的事情，小的時候我也是為了我的爸爸，所

以我會認真唸書。當我發現我老師說那個論文題目是可以做的，我想說太好

了，可以幫我爸爸留一些紀錄。所以當我爸爸知道我要寫這個論文的時候，我

爸爸也很開心，為了這個議題也是訪問我爸爸很多次。我從小聽我爸爸講的故

事講很多次，但我還是會很捧場當做是第一次聽到。看到我爸爸這樣子的笑

容，我覺得非常滿足，就算那個時候寫論文的時候困難重重，挫折非常多，但

一切都值得了。 

 

林寶安：剛剛芸娟談到的這些歷程，那天真的是很特殊的日子，因為我那時候

邀請他到澎湖去，那天在澎湖文化局的演講廳演講，所以我才會印象裡面非常

深刻。我們不會去記得別人的忌日，但是我永遠記得他父親是以這樣的一個方

式，讓大家記得他就是離開這個世界，因為七一三是非常特殊的，你的那個有

帶來嗎？剛剛講的那個很重要的紀念物，七一三當然是這個白恐，有關山東流

亡學生，很多人如果還有這樣一個白恐經歷的話，大概都跟這個日子有關係。 

 

我自己在這幾年做訪談裡面，我特別要提一位在高雄的慈伯伯，書法寫得非常

好然後也在教書法。我們那時也希望每年七一三文化局辦一些活動，我希望邀

請他回到澎湖來分享一些他生命的經歷，但是他都拒絕。目前對他來講這是一

個他無法再踏上的一塊土地，好像這個生命的傷痛是他不願意掀開來再去重新

面對的。他每一年都回山東老家，後來訪談之後，變成有時候我會去探望他

們，包括後來我們出書我都會親自過去。但是每一次跟他談的時候他都是同樣

的態度，我覺得那個過程很特殊的。剛剛特別麻煩芸娟，他有帶來他父親一個

很重要的遺物，你要不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陳芸娟：我手上拿的是我爸爸的印章，是他自己親自做的印章。這個印章是他

在當兵的時候，在廚房蒸饅頭的蒸籠裡面，他用兩個大夾子把這個壓克力壓得

緊緊的，但是這兩片壓克力中間，他夾了一張他當兵時候拍的軍裝照片。然後

放在蒸籠裡面蒸，蒸了之後拿出來之後再磨，把那個接縫的地方再磨。現在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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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地看，還是看得出來有那個接縫處，不過做工非常非常細，除了他穿軍裝的

照片之外，他這底下有刻了兩行字：民國三十八年七一四台澎從軍紀念。他把

從軍的日子用自己的個人的物品，做了一個永遠的紀念。我爸爸也跟我說過這

個印章怎麼製作的，可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說他所謂的當兵，不是普通的服兵

役，而是從三十八年七月十三號編兵之後當了大概十一年將近十二年的時間。

我印象裡面他一直用這個印章，大概在我爸爸去世前幾年開始，我就沒看到我

爸爸用這個印章，最近這個印章之所以找到，是因為我弟弟整理爸爸的遺物，

然後我才看到這個熟悉的印章。 

 

林寶安：謝老師也特別提到說這樣印章的意涵，謝老師還說這是今年看到最有

意義最值得珍藏的有關山東流亡學生留下的記憶，有些部分後面我們再來發

表、交流一些意見，接下來請王老師。 

 

王健文：謝老師跟我講說希望我來這邊談這樣的題目，我知道要跟我一起談的

是芸娟老師我就覺得壓力很大，因為我知道芸娟老師過去對七一三事件的用

心，他是真正的專業研究者，謝老師有點大膽地邀請我，我從來沒有寫過任何

跟這個有關的論文，學術履歷上也從來沒有跟這樣的題目有關。唯一可能有一

點點關聯的是我父親跟母親是福建省古田縣來，那個地方是講福州話，廣義的

福州人，林從一副校長來也是廣義的福州人，是講福州話系統的。不過我倒是

很期待以一個非專業的、某種意義下跟芸娟老師類似，是一個歷史當事人的子

女來見證這樣的事情。我等等會把焦點放在其中最後的一個部分。 

 

所謂外省人的白色恐怖，一開始我在想謝老師怎麼去擬定這樣的題目，而且把

它放在沒有歷史的人這樣一個大的框架底下，也許是一群被歷史遺忘的人，或

說現在的歷史視角不容易照顧到、不容易看見的人，外省人，在白色恐怖涉及

的外省人為什麼是沒有歷史的人。他們許多人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到台灣來，不

像這裡土生土長的人，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親人。也許很多悲痛的事情，

他的親人也許是多年不知道自己家人去向何方，也許多年之後才知道自己親人

也過去了。外省人比較特別的是，他們許多人是一個人來，因此他可能就一個

人走了，或者他一個人承擔了，也許這是為什麼他會成為沒有歷史的人一個重

要的理由。 

 

50 年開始的白色恐怖 ，因為我沒有專業研究，我沒有任何數據，當然我看到

有人談到一些數據，以人口比例來講，我相信它比本省籍受難者佔的人口比例

應該是要多。一個社會所的網站裡面，有關六張犁亂葬崗的資料，它說大概兩

百多座墓塚，有六七成是外省人的受難者，這當然不是一個可以推斷到整體受

難者的比例，但大概可以想像它是佔比較高的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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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概分四個部分來談，我會把比較多的時間放在第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

當我們在閱讀許多人在回憶 1950 年代自己年少時候的故事，可能他唸小學、中

學，某一個外省老師突然有一天就消失了，這當中可能許多都是涉入白色恐怖

的事件，人就消失了。第二個部分是在 1970 年代初期，有幾位國小的校長剛好

也都是外省籍，也是突然間消失掉，關了幾年後才回來。第三個是 1950 年代外

省基層公務員，莫名被牽連帶走，關了大概七八個月，出來自己所留下的回憶

紀錄。第四個部分，其中作家郝譽翔的父親，她父親是七一三事件的時候也被

徵兵但是後來逃走。我想要談他的故事，然後去對照另一個故事，是作家季季

寫她的前夫《行走的樹》，然後 1968 年的民主台灣聯盟的事件，季季的前夫楊

蔚。他本身先是一個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但是後來成為情治單位的線民告發這個

事件，這之間涉及到許多我們都很熟悉的人物。我最後想用這樣的例子，特別

是楊蔚的例子來談，一個曾經的外省人白色恐怖受難者，如何在他心靈、生命

被扭曲以後變成是一個殘缺不全的人。 

 

第一個部分，是楊牧。楊牧，大家知道他是出生花蓮很好的詩人創作者，楊牧

在他的文學自傳裡面有一個地方提到說，因為戰後初期有許多外省老師來到台

灣，包括到花蓮中學任教，他提到一個馮老師，因為口音沒有辦法跟學生溝

通，所以非常辛苦。馮老師據說是來自中國的一個文學世家，他一直不解花蓮

中學一些年紀比較大的高中男生，為什麼喜歡用日語來互相招呼，剛好來自結

束跟日本多年苦戰的中國的馮老師難以理解。 

 

我想引用的惠菁寫楊牧的傳記，其中有一篇《中學》，我想這個方老師就是馮

老師，應該是安徽桐城派的，方苞的那個系統。這位方老師應該就是楊牧回憶

錄提到的馮老師，楊牧後來知道了方老師，是讀到方和一樁二二八時後的一個

密告案有關，他想起那個在操場上排隊的大熱天，他覺得有點毛骨悚然。其實

我們不是太清楚這位馮老師還是方老師到底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但我們清楚看

到，在時代巨變的狀況下，一個人自處的困難，他可能在某個方面被時代拋擲

的，也許在另一個部份他卻會成為這個時代裡面的另外一些事的加害者。 

 

這是楊牧寫他小學的時候，有一位長得很好看的外省的女老師，優雅、漂亮有

氣質。可是天氣越來越冷，她先是在上身加一件毛衣，後來毛衣變成了夾襖，

「有一天，在她換上夾襖以後不久，教室來了一個年紀很大的老師，糊里糊塗

教起｢ㄅㄆㄇㄈ｣的注音符號。」總之這位少年楊牧很仰慕的一個外省年輕女老

師，從此沒有再出現了。根據我們所知道的那個時代許許多多的故事，合理的

推測他就是涉入某個事件然後就消失了。 

 

這是另一位作家李黎，他是 1948 年出生，寫他小學四年級的事情，所以那時候

也許是 1958 年左右。他提到一位年輕的男老師，福州人，有一天也消失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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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們都在揣測說他怎麼不見了，直到有一位同學說，老師說不定是匪諜，大家

就開始悶了起來、沈靜下來，沒有人再敢說話。可是一段時間以後，這位老師

突然又回來了，他非常地疲憊，然後不斷焦慮反覆對大家說，老師沒有做不對

的事情，所以不管你們聽到什麼都不要相信。我們大概也可以理解，李黎的這

位小學老師大概也是在相關的政治案件裡面，他就被帶走了，大概也查不出什

麼名堂，又放回來了。 

 

張光直，我們歷史學界人物非常清楚，還有人類學極為傑出重量級國際級的一

個大學者，他父親是張我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重要創作者。張光直是四六事

件的時候，他是建國中學的學生，但因為涉及左翼思想相關的事件被抓進去關

了一年。他提到建國中學的一位羅老師，這位羅老師也是突然告訴幾個親近的

學生說，他要馬上回上海去，張光直後來跟這位羅老師的後人聯繫上，他的確

是共產黨，那時候在建國中學擔任老師、從事運動，大概是事跡敗露就回到香

港，在中國藏起來。這也是一個突然消失的外省老師，但是他是回到他自己的

一個政治集團去。 

 

第二個我剛才講 1970 年代初，有幾位在花蓮的國小校長，我這邊故隱其名，一

位Ｈ君是 1998 年生的浙江省樂清縣人，70 年代大概 74 年的時候他被逮捕，最

後離開他的家人，幾年以後出獄回來，他犯了什麼事情？是民國三十二年前也

就是差不多三十一年前，在老家浙江樂清縣的時候，據說曾經參加過共產黨。

第二位Ｗ君，福建省惠安縣人，也是花蓮的一個國小校長，他的事情是民國二

十五年的時候，據說曾經參加共府組成的有關左翼的讀書會，所以他也被抓去

判了八年的有期徒刑。第三位Ｇ君，浙江省吳興縣人，也是一個國小校長，他

的事情主要是民國 39、40 年之間，還是相關左翼思想，讀了讀書會或者被認

為、被指控是參加過共產黨。其實我們大概都知道在 1930、40 年代以後，許多

熱血的知識份子其實多數走著左翼的路線，不管他有沒有加入共產黨或者是是

閱讀一些左派的著作，包括有些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思想，是非常普遍的。

剛剛講的這三位，特別是前面兩位，都是因為他三十幾年前，在中國大陸曾經

參加讀書會或曾經被認為參加過共產黨，可是 50 年以後到 1973、74 年其實什

麼事情都沒發生，但還是因為幾十年前的事情被抓了。 

 

這三位我都認識，一位是我少年時代最要好的朋友的父親，第二位是我父親的

朋友，第三位也是我父親的朋友，是我自己念的小學的校長。然後有個個案，

張子清案，一個福建省龍岩縣人，那時候在花蓮縣當過國小的教師，首先是他

被逮捕，要他去招供出同夥。張子清就在各種刑訊之下，唸了一大串的名字，

其中有一個國小教師賴喜生，賴喜生也一樣在刑訊當中，把他認識的名字都說

出來。當時說法就是，因為情治人員、調查局的人員拿出許多名單，他想他指

了一些外省的年輕人，大概比較容易被相信，所以他念的那串名字，絕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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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當時外省的公教人員。這其中一個被涉及的人是張子清案，但是他是被賴

喜生所供出，他在花蓮縣政府服務，好幾個同事同時被逮捕。總之被賴喜生、

張子清供出來的，據稱大概超過兩百多人。後來「首謀」張子清最後是被判感

化一年，其實什麼事都沒有，但就隨便安個意識不清，有左派左傾的思想，隨

便安個的罪名，判一年的感化，但是這樣的一個可能的線頭沒什麼事的人，他

牽連了差不多兩百個人。 

 

做這個回憶的其實就是我父親，在花蓮縣政府是一個基層的小公務員，他在那

年六月他被逮捕，被關了七個多月才放出來，這其中其實不是什麼太大的刑

求。總之可以想像一個年輕的小公務員，家裡有妻子、剛出生的長子，他被關

了八個月，所有親友就躲起來，沒有人敢去碰這個出事的人，過程中我大哥生

病終身殘障，我媽媽那時候非常辛苦。我爸爸一直到 2013 年去世，他都是忠貞

的國民黨員，所以對他來講那是另外一個痛苦的事。當他被抓到保安司令部被

關的時候，同一個牢房裡的幾十個人很小，一開始只能有三分之二的人側身

睡，到半夜的時候，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再躺下來睡，這是身體的痛苦。他提到

說更大的痛苦是精神上的痛苦，因為被關的人大部分都是左翼共產黨，他們彼

此以同志相稱，滿口左派的共產黨語言。對我父親這樣一個忠誠的國民黨員，

這反而是讓他精神上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現在談到最後一個，這是剛剛提到的七一三，王培五的口述，張敏之夫人的

回憶錄，總之我第一次稍微了解七一三事件是因為先讀了這一本書，張敏之校

長夫人的回憶錄。我們在歷史學界比較早有機會知道，跟山東學生有關的流亡

故事，是因為好幾個知名的歷史學者長輩，都是七一三時候的流亡學生。剛剛

講到作家郝譽翔的父親，他父親就是七一三事件的一位流亡學生，他的確也被

徵兵了。但因為郝譽翔的舅公在澎湖，他舅公告訴他說，你現在是逃兵，已經

在通緝名單你逃不掉，可是剛好醫院死了一個人也姓郝，他說你就頂了他的名

字走吧。於是郝譽翔的父親就換了一個名字跑到台灣來，後來成為一個軍醫。

換了一個名字這樣的故事，其實在 1950 年前後，來到台灣的外省人是非常普遍

的，我父親就幫他一個同學弄了假的身分證，我父親的朋友至少就有兩三個是

用別人的名字。 

 

我不知道他父親的本名是什麼，小說裡面是從郝福禎變成郝青海，後來郝譽翔

寫的《逆旅》是小說，其實是有非常強烈的自傳式寫他父親傳記的影子。父親

過世以後，他出了另外一本書《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 ，他提到他的父親是一

個對妻子不忠、對女兒不負責任，感情漂泊不定，始終不斷地在換女人。包括

兩岸開放後，在大陸他都娶了很多太太，他人生最後是在八十歲的時候，娶了

一個二十歲的越南小女孩，他人生最後一趟旅行是，他送那個越南的小女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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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妻子回到越南，然後他自殺死了。郝譽翔說覺得她的父親好像總是不停地在

被追、在逃，他一直在路上。 

 

我要談的是另外一個作家季季的前夫楊蔚，他涉及的事件是 1968 年以陳映真為

首的「民主台灣聯盟」的案件，這個案件涉及許多我們今天都很熟悉的文化

圈、文學、藝術圈的人，包括人類學者丘延亮，這個案子最後被破獲是因為調

查局的線民楊蔚。楊蔚本身 1950 年的時候，他自己涉案被捕，然後關了將近十

年的時間，出獄以後就成為這個情治單位的線民。他是一個很好的創作者，陳

映真非常欣賞他的文學才華，甚至這個事件之後，他沈默了幾年，用另外一個

筆名何索，又成為一個暢銷的作家。楊蔚他本身就是文化圈的記者，所以他跟

陳映真這群人是搭在一起。這是陳映真有一次回憶說他們這些人，佈建為文教

記者的偵探所出賣，講的就是楊蔚。季季 20 歲嫁給 37 歲的楊蔚，這是一本他

非常痛苦的回憶錄，沒幾年他就跟楊蔚離婚了，楊蔚經常糾纏不清找他要錢等

等。楊蔚也不斷地有女人，他就提到這個時間的當時，許多人被抓去了失去自

由，楊蔚以自首換自由然後不斷麻醉自己。 

 

劉大任的小說《浮游群落》其實就是以 1968 年這個事件為背景寫的一本小說，

他裡面有個記者的角色余廣立，就是以楊蔚為藍本所寫的。可是讀了《行走的

樹》之後，劉大任覺得，那時候他創造余廣立這個角色太過簡單蒼白了，真實

事件裡面這個線民楊蔚是更加複雜扭曲的一個人。這是有關楊蔚的一些基本資

料，他 1950 年被捕，53 年判決，感化三年，但他一直到 1959 年出獄，年輕的

時候被關了將近十年的時間，然後 1968 年就是民主台灣聯盟的事件。他在

1928 年出生到 2004 年，虛歲七十七歲的時候，在印尼東爪哇去世，那時候他

有一個二十歲印尼的年輕的妻子。 

 

季季回憶在 1968 年那個事件前的一段時間，他們新婚不久，楊蔚經常在惡夢中

醒來。第一段描述他惡夢中醒來的那樣一個過程，寫得非常生動而淒厲，到了

1968 年春末，那個事件要被舉發前不久，噩夢幾乎每夜來拜訪，楊蔚不斷呼

喊，尖叫，顫抖不停。吸菸，沉思，面如冰霜。這是最後楊蔚後來跟季季離婚

以後，其實他不斷有新的伴侶，最後他在很晚年的時候娶了一個印尼的二十歲

的女孩，生了一個女兒，最後他是自殺死的。跟郝譽翔的父親一樣是自殺死

的，這兩人命運有點形式上的接近，他們都曾經經歷過白色恐怖，都有個不堪

的過去，而這種不堪的過去都帶給他們一生難以逃脫掉的夢魘。於是他們後面

的餘生其實都不再是自己的生命在過的日子，楊蔚後來他甚至從受害者變成加

害者，變成一個線民，但是我們看到最後的結局都是自殺。都是垂垂老矣的時

候，取得一個對他過去完全沒有任何連結的，一個非常年輕的女孩子，我覺得

這樣的一個故事帶給我一些想像，那種想像你會覺得很悲淒的。郝譽翔的父親

沒有去害什麼人，但他帶給他妻女無限的痛苦，楊蔚除了帶給季季的痛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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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他在那個事件裡面出賣了當初所謂的好朋友，可是他們都同樣地在人生有

過那樣一個極為不堪的曾經的經歷，把他的人生完全扭曲了，而他們最後都去

尋找到一個跟自己的過去完全沒有連結的另一個世界、另一個年齡的小女孩作

為人生最後的伴侶。 

 

最後這部分我花比較多談的是，一個在白色恐怖扭曲的心靈，他們怎麼樣去度

過他們的餘生，也可能發生在本省人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當中，只是他如果發生

在外省人身上，我想他可能更加強烈。就我剛剛一開始所說的，他一個人孤零

零地來到這個地方，所有的事情必須他一個人來承擔，而沒有另外一些可能支

撐的力量，就像是季季這本書的書名叫《行走的樹》。樹是不會移動的，可是

當樹要被迫極其緩慢地移動的時候，他跟他原來所根著的地方是一個完全斷裂

的狀況。 

 

林寶安：非常謝謝王老師很精彩的一個分享，呼應了從早上到現在的這樣一個

主題，都是在一個大時代戰亂底下，所製造出來很多長遠的，可能在很多各個

角落所留下的一些問題。包括今天論壇，其實都是希望能夠幫助很多的這些記

憶重新去整理，去把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的事情去找回來。因為他畢竟在這塊

土地上，跟這塊土地有很深的關聯，所以剛剛王老師所提到的這些，我比較沒

有涉獵的生命的故事或是一些經歷。因為就像我自己這幾年在做山東流亡學生

的時候，大概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所有這些人跟王老師提到的一樣，他都是隻

身來到台灣的，必須面對所有事情，不管他面對了曾經白恐或是曾經怎麼樣，

他都是一個人。所以在那個歷程裡面，對於他後來的一個，包括他所他關聯到

他家人也好，他婚姻、子女也好，我想這都是從今天所發現的很多不一樣的生

命故事。 

 

當然相對來講山東流亡學生的經歷，還有剛才所講的這些部分令我們感到很大

的震撼。比如說，剛後來提到的楊蔚也好，幾位的這樣一個經歷，我想似乎在

山東流亡學生裡面的糾纏，有些部分我們看到的是不一樣的一個生命狀態，但

是都是跟大時代那個戰亂底下，所形成的一個白恐的經驗有很大的牽連，早上

有個部分跟殖民、兩個祖國這些議題有點關聯。因為我們還有一點時間可以來

麻煩大家，看看有沒有任何想要跟芸娟老師或王老師這邊，就剛剛的議題來交

流的老師們或是同學或是來賓，各位可以給我們一些分享或是交流，我們現在

開放。 

 

觀眾Ａ：我想問芸娟老師研究方法的問題，因為我們如果想要找到自己有興趣

的主題本身就已經很不容易，可是要做一個跟自己生命相關的議題，我覺得又

更不容易，因為被觀察者是你自己的父親。可能給剛進入研究的後輩們，就是

說那個距離跟方法，二十年的經驗怎麼走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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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芸娟：我進到研究所一年級的時候，班導就說可以開始看我們對哪個朝代、

哪個議題，尋求方向。我是一直到一年級下學期，突然想到說我爸爸的故事是

從小聽到大的，湊巧本身有這個經驗，有一個歷史事件的人就在我身邊 。而且

從小我看過我爸爸，他後來到員林實中，他留下來的畢業紀念冊還有他們的通

訊錄，講他的經歷還有書面資料。我爸有一群朋友很喜歡三不五時來我們家串

門子，所以我單純想說可以訪問這些伯伯，我也不知道說這是白恐。我訪問的

過程中很多被拒絕的經驗，你問他別的事情他都願意講，可是一但講到這個事

情他就避而不談。剛好我爸爸身邊有父執輩這些人，算是比較好的機會吧。所

以我剛才說我真的是在時間賽跑，這個議題如果我晚了五年或是十年，當事人

訪問的機會就少很多。 

 

他們一直在請願抗爭，想要回到學校唸書，後來有成立一個木蘭專案之類的。

當時我在寫論文的時候，這個木蘭專案軍方的文件史料是不開放的。所以我在

寫論文的時候，那一段是無法得知，後來是因為爸爸有一個朋友是當初那個木

蘭專案的起草人，我有看到那個文件，可是不完整。我只是很幸運遇到很多貴

人幫助我，時機剛剛好。我的老師說這個題目不好做，但是能做多少就做多

少，小題大作就可以了，所以他當時也不會要求我一定要做到什麼層面。我的

老師本身是那個在中日戰爭的時候，山東那邊第一批的流亡學生，但是那批流

亡學生等到戰亂結束的時候，是有回到家鄉的。一開始老師有介紹他是山東

人，我聽到就覺得很親切，他講的那個口音跟我爸爸很類似。所以跟老師聊天

才知道原來有第一段的流亡學生，我爸爸他們是第二段。可是第二段的流亡學

生，本來是第一段事後戰亂結束可以回到故鄉，所以我爸爸那批人或許認為說

戰爭結束可以再回到故鄉，只是沒想到他們的波折這麼地大，而且後面真的是

沒辦法再回去故鄉。 

 

林寶安：剛剛這個問題我提一下，早上紅葉議題的邱老師有談到，他怎麼訪談

他父親，所以你需要一瓶威士忌。當然這是開玩笑，如果純粹是生命記憶的訪

談大概容易一點，但如果一個過去歷史生命記憶涉及到某些社會價值判斷，有

比較多不同立場意見的時候，這部分可能比較麻煩一點，大概在這研究方法上

有時候會處理到。像是我們知道在美國涉及到的，受訪者是一些黑幫、犯罪事

件，其實這是需要去保護受訪者。加上如果有一層是親密關係，像是父女這些

關係，這可能更敏感，所以早上邱老師那種可能是一個方式。 

 

我想在一般而言，在議題的整裡過程裡面，以目前來說，在做一個屬於生命記

憶這個部分，最終目的來講還是想要把這個記憶留下來。像我們在訪談過程

中，雖然很多伯伯是不願意碰觸到過去的某些事情，我們也聽到很多受訪者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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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都很開心，但他唯一條件就是說等我死了之後你才可以公告，我想那個

部分有些可提供來參考。在座是否還有相關意見來交流？ 

 

觀眾Ｂ：我不管國中還高中，歷史課老師也有說外省人，我當時對於外省人其

實沒有很多的印象，然後剛好聽到白色恐怖外省人遇難人數比例比本省人還要

多。外省人大概來了一兩百萬人，可是他們受難人數可能比六百萬的本省人比

較多。 

 

林寶安：我想這個可能像是今天另外一場汪老師在談那個歷史框架所整理紀錄

下來的，可能在框架裡面或外面是被社會所記錄，現在可能先透過謝老師和很

多人的努力，慢慢把一些記憶能夠讓他還原來。歷史的還原是很重要的像七一

三特展是流亡學生來到台灣第一次的特展，能夠促成這個特展，我想陳俊宏館

長跟謝老師是非常重要的推手，讓這件事可以有更多人認識。這個「沒有歷史

的人、，就是說很多被淹沒在角落的東西，要靠一些人的努力，才能讓這些東

西有機會讓更多人來接觸、認識、了解，包括今天這個論壇也是同樣在做這件

事。了解是和解的開始，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們還有一點時間，還可

以最後一個問題，有沒有任何來賓或者是老師願意給我們一些意見來交流。 

 

觀眾Ｃ：我想要說的是，我們經過那麼多的歷史，但是你對這方面，我們以後

應該走什麼路線。我的目標並不是說政黨的問題，而是我覺得說我們一直在複

習過去那些歷史，但有沒有想說給下一代往前看跟往後看，因為現在台灣對立

的情況很糟糕問題的癥結點就是，我們一直在這個歷史裡面一直轉，然後給下

一代正確的觀念也沒有。我現在想反問一下說，我們講了這麼多的歷史，我們

是要給下一代灌輸什麼樣的路線？而且是給他們什麼樣的，是繼續仇恨嗎？或

是把歷史當成經驗，我們應該要怎麼處理這些，就是等於說心態問題。我心裡

面一直在想，宣導二二八事件真正用意是在哪裡。我們也要跟先前的先人以德

報怨或是以怨報德，要繼續去惡化我們台灣人的關心？ 

 

林寶安：你的問題我用簡單的方式來回答，有時候在課堂上我會跟同學說歷史

的重要性在於說，我們都看過一些電影或是小說一些梗，就是主人翁因為某一

些意外而失憶，突然間對自己的生命喪失記憶，連對自己下一分鐘、下一秒鐘

要做什麼他都不知道，所以歷史是很重要的。當然今天會有很多不同的史觀、

不同的立場，我想是因為我們接觸了不同的對歷史的一些資訊、知識、記憶的

關係，今天能透過不同的一個努力，把不同的記憶能夠呈現在大家眼前的時

候，我想這才是比較重要的，因為歷史本來就是一個非常複雜多面，應該讓這

些不同聲音都有機會讓大家來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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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文：其實沒有要灌輸什麼，也不可能指示一個怎樣的路線，只不過是說故

事跟聽故事而已，誠懇地說自己所知道的故事或是自己的故事，然後我們願意

誠心去聽旁人的故事，我們不要有先入為主的意見，就是誠心誠意而已。剛剛

提到有一些事件的當事人會不堪回首，他不願意再回到澎湖或者再談起這樣的

事情。前年，2017 年的 2 月 23 號，學校辦了一個 1970 年的一些政治事件受難

者的校友，在大學期間被抓去關的、沒有在學校畢業的人，由校長頒發畢業證

書給他們，我們製作了七份畢業證書。那時候有三個不同的事件，有三位回來

了，有幾位當時找不到人，後來其中一位輾轉能夠聯繫上，那個當事人目前在

美國，我們誠懇地表達希望頒發或轉交畢業證書的事。可是後來聯繫的人跟我

轉達說，他那位同學非常生氣，他完全不想再碰這樣的事情。我想芸娟老師或

林老師採訪的時候大概都會有相關經驗，你要尊重每個當事人的感受，這種事

情絕對不能有勉強，你要做任何事情，不是在做什麼好事，你是在做你該做的

事情而已，謝謝。 

 

陳芸娟：我想我的論文主要的出發點很簡單，我只是要幫我爸爸紀錄他故事，

我在寫論文的時候，我的老師最後跟我說，他說了八個字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這八個字我也放在論文結尾裡面，「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就是前面的歷史

告訴我們，我們沒有要做任何評論，沒有要說哪邊的政策對錯，我們只是忠於

事實，將各個層面記錄出來而已。我想這應該是歷史，學習歷史最主要的功用

是這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林寶安：非常謝謝大家，非常謝謝王老師、芸娟老師的發表。 

 

(朱英韶整理；顏瑋洋審閱) 


